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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一回  楊么入宮諫天子　高宗因義釋楊么楊么入宮諫天子　高宗因義釋楊么

　　話說楊么、郭凡趕忙上前，將馬霳拖住，一徑到家，適值主人也回，遂同入堂中。此時已是更餘，郭凡自同馬霳到房，細細說

知利害，不要連累哥哥，明早大家回山。馬霳方才定性。不一時裡面送出酒餚，另有一份送入房來，馬霳便自吃著。郭凡走出堂

中，三人飲了半晌。郭凡說道：「小弟連擾宅上，心甚不安。今敝友無意求謀，明早即便告辭。」主人道：「二位在此，甚是慢

褻，怎說擾字。客長既將世情看破，無意營求，也宜趁此湖上風光，正好開懷領略。老朽屈留二位在舍，過了佳節去吧。」楊么謝

道：「承賢主相留，只得過節去吧。」又飲多時方散。郭凡背裡埋怨道：「哥哥怎便許住？有這撒潑人，怎好停留？若再住時，敢

怕要作出事來！」楊么道：「也不爭這三四日，我自吩咐他不妨。」郭凡只得聽從自睡。　　到了次日，楊么帶領二人到湖來遊

玩。不覺已到節日，主人自備酒餚與二人賞午。飲到中間，楊么忽歎息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江山半屬他人，既不能恢復，亦宜作偏安

計。怎還是這般閒遊，奢華靡費？使民間效尤，將來東南豈得安枕？」主人聽了，點頭道：「這幾日二位可曾進城去走走？」楊么

道：「這幾日只在湖上閒遊，並不曾入城。」主人道：「這便不曉得宮內事情了。」楊么忙問道：「宮內有甚事情？」主人道：

「只前日宮裡遊賞入宮，御體欠調，各醫院看遍，並無奏功，十分沉重。舉朝驚惶，一面著諸官祈禱，一面出榜求醫。若能醫愈，

願賞者千金，願爵者受爵。我正要與郭兄說知，若醫愈時，富貴在邇。」郭凡道：「我的醫術，入眼知生死，到手可回生。只是我

如今有事，明早准要起身。」楊么聽得滿心歡喜，因說道：「有些醫術，不聞則已，今聞沉重，不思救痊，豈是醫家割股之念？」

況且你我在此，尚居宋土，尚食宋粟，若置之而去，於心未免有歉。還是去醫的是。」主人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客長出言，句句忠

良，實出於天性。老朽焉得不為拜服！」說罷，各開懷盡醉而散。楊么遂瞞著馬霳，與郭凡細細算計了一番。

　　次早郭凡獨自入城，走到朝門外，果見掛著榜條，遂近前去細看。只見上寫的是：

　　天下至尊者，莫若君父。父有訓育之恩，君有覆載之德，則感恩德者必思圖報。然訓育不能成令名，覆載而能主萬類，兼而有

之，故稱君曰天也。是以六合萬姓，莫不喜天清而愁沉晦。朕自五月朔，遊幸西湖，君臣皆樂，萬姓同歡。不意回宮，忽為二豎五

內作侵，以致四肢百骸，倍增苦惱。醫士搜名方於古冊，群臣拜禱於神祗。病入膏肓，百無一效。因念大地山河，豈乏奇能術士、

隱逸高人，懷斧斤劈豎之手，奏回生七箸之功。苟有其人，速揭榜入朝。武士搜簡詳明，近臣引至近榻，切視病源，會同諸醫，商

酌審藥，以示朕躬。痊癒之日，賜以千金，授以重爵。特此榜喻通知，須至榜者。建炎三年五月日

　　郭凡看完，即用手來揭。早有武士上前問道：「你這漢子有甚醫術，便來揭榜？須說明白，然後搜簡引入。」郭凡道：「我郭

凡讀盡醫書，手可回天，才敢來揭榜。」內中有個武士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你可是住在仁和縣，綽號賽廬醫的醫生郭凡麼？」郭凡笑

道：「我便是賽廬醫了。」武士道：「怎一向不見你在城中醫人？」郭凡道：「我出外施劑多年，回來不久。因聽見出榜招醫，想

圖富貴，相煩不阻。」武士聽了大喜，遂將他身上搜遍，引他入了朝門，又去與內臣說知詳細。內臣一面入奏，一面將郭凡引到宮

門。便有旨出來召入。郭凡遂整衣屏息，同內臣低頭走進。只見高宗睡臥龍床，呻吟叫苦，兩旁宮女不離。早有內臣傳旨道：「聖

躬就枕，醫士免朝，須膝行近前，診視脈息。」郭凡承旨，膝行俯伏近前。宮女遂將高宗左手舒出幔來，郭凡忙用指按切了半晌。

宮女又將高宗右手舒出，郭凡又細細診視完。遂俯伏奏道：「陛下龍體違和，蓋因日處深宮，遊幸中暑。諸醫誤認受寒，又懸擬酒

後縱欲，將燥熱之藥妄投，以致邪火上炎，頭昏目眩，燒爍四肢。臣今用劑，先清邪火，後消暑毒，徐徐靜攝，便可立愈。乞陛下

先命近侍啟幔揭被，除去包幘，然後進藥。」高宗昏沉中忽聽了這番言語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寡人欲喜清涼，無奈諸醫皆言宜暖，幾

欲使寡人披裘擁火，十分煩悶。今聽卿言啟幔去被，一時覺得清爽。宮女可快為寡人撤去，以便進藥。」宮女一面撤被啟幔，一面

著郭凡到眾醫院處商議用藥。郭凡只將幾味寒涼清劑，使內臣送入。諸醫看了，盡皆吃驚，也有說是的，也有說不是的。郭凡只是

暗笑，等候裡面消息。果然藥用當而通神明，高宗吃了這兩劑藥下去，便不煩躁，只沉沉熟睡。一時娘娘、妃嬪、采女盡皆歡喜，

忙傳旨著內臣留住郭凡，伺候用藥。一連三日，將高宗一團邪火暑毒，清掃得乾乾盡盡，便能起居。高宗大喜。郭凡遂乘機奏道：

「陛下只因醫臣無燮理之才，不審輕重，不究病源，妄用君臣，以致毒火流行，身心向背，內外欠調。今幸粗安，急須固本。據臣

愚見，乞陛下移居外宮，靜養調攝，目無愛好。臣昔得異傳，彩尋百草，名為導引祛壬丹，服之可以固元護本。乞賜臣出去彩尋，

按方處制，以願陛下早痊，不識可否？」高宗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卿既有此靈丹妙術，可速彩尋制合。朕自移宮別居可也。」郭凡遂

領旨出宮。一時內臣並護衛諸臣，盡皆禮敬，相送出到外廷。外廷各官，俱來叩問聖體如何。郭凡一一對答，並說採藥之事，方走

出朝門外來。

　　走不多遠，早見楊么立在僻處，便丟個眼色。楊么遂跟在後，不一時走出城來。郭凡方讓楊么前走，到了空僻處，將醫治高

宗，並領哥哥算計，今已移出外宮說出。「只不知哥哥如今又要怎麼？」楊么聽了滿心歡喜，道：「我沒別事，只要見他一面，痛

說一番，便回山寨。」郭凡聽了大驚，道：「這個如何做得？實不便進去。」楊么笑說道：「你只依我，如此這般，只回去不要在

馬霳面前漏出一句。」郭凡點頭應允。到家馬霳見了，便說道：「兀地線斷，哥哥火的恁跳，哄騙幾多鳥男女的賞賜？快叫老馬吃

個快活！」郭凡只背著臉忍笑。楊么也忍笑說道：「郭凡是舍手傳名，豈貪利物！我自請你。」遂叫郭凡去買備酒餚，吃了過夜。

　　次早楊么另是束扮，各吃頓飽。郭凡手提藥籠，先自出門。楊么與馬霳說了幾句閒話，忽說道：「郭凡帶了藥籠，又入宮去，

必有兩日耽延。他去得忙急，我有話不曾與他說。我今趕去，說了便來。」遂出門急走而去。馬霳見他走得急遽，便動疑道：「兀

地怪鳥般亂跳！可知恁賊醫沒好心。只昨日笑的煞怪，便似那日覷了婆娘般。敢撈恁賞賜，勾跳去搗舂，作強盜勾當，瞞丟灑家，

鶻骨大事。只趕跳去，不靜靜地，給他兩板刀散伙！」便跨入房，將刀塞入衣底，大踏步追趕。不二里，早見楊么在前同著郭凡而

走，便滿心快活道：「猜個著，休露他眼胡賴。」遂遠遠尾著。只見他二人不走大路，只往亂草深處，一遞一個彎腰往藥籠內亂

塞。不一時，楊么背了藥籠，郭凡在前，找上大路竟走。馬霳看得大笑道：「兀地兩怪鳥，恁會耍！沒見處兀便顛倒沒尊卑，只覷

呆鳥恁地躲！」便又跟尾。

　　楊么、郭凡入城，同到朝門外，早有內臣看見，忙接道：「官家移居便宮，正等得不耐煩，著官兒們各處找尋不著，來得正

好。」便攜著郭凡同入。郭凡道：「今早我主僕入山彩尋奇草，因他腳腿不便，故此來遲。」內臣忙攔住道：「他進去不得。」郭

凡道：「他跟隨多年，深知藥性，丸合煉丹，卻少他不得，故此帶來。只不使他到官家面前便了。」內侍聽了，便不攔阻。楊么便

裝著一步二拐，腰迭臂掀的走在後。卻偷眼斜看，只見兩廊武士、殿閣文臣，十分威赫。不一時彎彎轉轉，引到便殿來。內侍道：

「你只站立僻處，候郭醫官見過了官家，去同丸合。」楊么只得立住。郭凡入內，只見許多小內侍服事高宗上坐龍椅。龍案兩旁，

左邊書史，右邊寶劍。郭凡連忙俯伏。高宗見是郭凡，一時天顏大喜，說道：「朕今移居在此，頓覺清潔，身心無病。賢卿不獨明

醫，亦且明理，古稱良醫，不過如是。只不知可曾彩得百草來否？」郭凡奏道：「臣已彩尋俱備。見過陛下，即入丹房修煉進呈。

」高宗大喜道：「若得服此靈丹，霍然如舊，當賜卿醫院大使。」

　　說未完，忽見勇漢突走近前。高宗忙撫劍急視，喝問何人輒敢至此。楊么道：「進諫君父。拜而後諫，禮也。」便撲地拜完，

起身說道：「陛下不必驚恐，率土之下，莫非王臣。臣非別人，臣乃湖廣洞庭湖楊么。楊么出身微賤，賦性忠良，蹇遭宋運之末，

奸臣用事，屢被折挫，驅入湖中，只得招納賢豪，聚眾自固，誅奸戮佞，蓋有餘年。近見宋室瓜分，金人北據，么得全楚，眾人無

不擁立以成鼎足。誠恐天命有在，不敢草率自尊，遺譏後世。是以悄入臨安，私觀君臣作用。孰知在廷臣子，以退避為得計，倡和

議為愛君；近信讒言，棄父兄於沙漠，遠忠良於草野；日擁吳姬，湎於酒色；將西湖為行樂之場，得染沉痾；棄社稷之重，忘君父

之仇，為君而若是耶？君有過而諸臣盡默，為臣而若是耶？使楊么目擊，憤懣橫胸，暗使郭凡進醫，得見陛下，直諫君非，暢快心



胸，實非荊軻、聶政之比。君能悔過，遠讒去佞，近賢用能，挽回宋室，么即歸湖，作名正言順之事。」說未完，響鐵之聲聞入內

外。楊么大笑道：「我楊么豈是畏死？又豈易為人所擒？然直諫而死於此，彰君過也。」說罷目視郭凡。高宗先前突見，即舉寶劍

欲砍。忽見下拜稱臣，便就住手。忽又見說是楊么，便又欲砍；卻聽得他這段敢諫忠言，不避誅戮，不勝驚喜道：「朕已過矣，孰

謂楊么盜賊！具此忠君愛國之念，誠當今勇義之士，行千古不敢行之事。若此見殺成仁，是得令名矣。昔武侯七縱七擒，今放汝歸

湖，朕當遣人徵討。」說未完，早有兩旁武士刀斧鞭鐧，廳前護衛槍戰撓鈞，白森森齊欲向楊么、郭凡身上擊來。高宗急忙喝住。

因使內侍取酒，賞賜二人。不一時酒到，取了金甌在手，使內侍斟滿，道：「喜汝忠直，喜汝果敢，喜汝豪俠，賜汝甌酒。」說

罷，遂遞過來。楊么笑而不接。高宗知其見疑，遂笑自飲乾，復使內侍斟滿授來。楊么方接飲而盡，因對郭凡道：「人言泥馬渡

江，果有梟雄之度。偏業有餘，心中暢快。」便連飲三甌。高宗見了，不勝歡喜，向郭凡說道：「不期汝以醫術來諫君，實亦可

喜。」遂賜三甌。郭凡飲過。高宗因對楊么說道：「汝既具此忠勇，何不歸事朕躬，作一良臣？」楊么笑道：「自古忠良皆遭奸佞

之手。今楊么非不愛君，向有兩事在心：朝有奸佞不歸，無人能勝楊么者不歸。今奸佞滿廳，此身未敢可許，陛下若能誅秦檜等，

么必願為良臣；再有人以力屈服楊么者，亦願為良臣。如其不然，非所願也。」高宗大喜道：「汝今速去，朕當去佞，遣人招汝。

」遂攜了二人道：「朕自引出，當使前去無阻。」遂相引出殿來。早有文臣武將俱來遮道，高叫：「陛下不可放走逆賊，當寸磔市

朝，以警內外。」高宗道：「朕已赦之，當令生還，已有相成，有時歸朕。」一時文武盡皆斂手。忽有飛報入朝：「有一黑漢，自

稱洞庭湖大盜，殺人秦僕射府中，與家將力鬥。」說未完，忽又報來洞庭湖全夥入城。楊么笑道：「請陛下勿憂。么去即當喝退，

決不傷陛下城中一草一木。」高宗大喜，用手揮之而去。

　　原來當日君山弟兄送了楊么下山以後，又知馬霳跟去，眾弟兄在山無事，只快樂飲酒。一日席間，便有的問袁武，有的問何

能，有的問賀雲龍，道：「你三人一個稱是『前知神』，一人稱是『廣見識』，一個稱是『活神仙』。可曉得楊么哥哥這一去，是

恁個模樣，可有甚禍福？」袁武、賀雲龍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我今若是明說，只道後說的襲了前言；若是悄說，卻是人眾，不如各寫

在手掌中，一齊開看何如？」眾弟兄齊說有理，使人取出筆硯來。袁武便推賀雲龍先寫。賀雲龍向手中寫就，袁武也自寫完。何能

道：「二位哥哥皆有數學，能知其中詳細。兄弟實是不能，只好裁度事宜。」遂也寫完。三人一齊開放。只見賀雲龍掌中寫的是

「直諫高宗賜酒」袁武的是「歡然暢飲三甌」；何能的是「我今識見如此，還宜接應無憂。」眾弟兄見了，一時驚驚喜喜。王摩大

驚道：「哥哥吃了高宗的酒，便是降宋了。眾兄弟快同俺去奪他回來！」說罷，便要領眾下山。賀雲龍忙攔住道：「二頭領不必著

急。喜得不曾殺奸佞，焉能歸宋？」袁武道：「哥哥決沒此心，不久就回。」王摩道：「哥哥便沒這心腸，俺們也放不下。」袁武

道：「何能主意不差，只索大家去接應回山。」賀雲龍道：「要去，要去。若不去，黑瘋子難脫，便又要遭劫。等後日午時下山

吧。」王摩道：「要去揀恁時日？」袁武道：「二頭領且自從容，雲龍哥哥已有定理。」王摩只得按捺。

　　到了這日，將山寨交與黃佐、郝雄、張杰，一眾弟兄上了輪船，不日離了楚境，走入彭蠡湖。依舊賀雲龍在船，袁武、何能領

眾上岸。由鐃州一路，不一日將到臨安。袁武遂揀了幽僻山中，使侯朝、柳林、勞捷、羅英、游六藝、滕雲六人，扮作官職模樣，

屠俏扮作眷屬，其餘均是軍漢跟隨；又使王信將藤纏鐵棍挑了一擔行囊，內中俱有器械。到了近城，僱了七乘轎馬，約了會處，各

自入城。正陸續走到朝門外，兩旁有許多軍將洶洶，忽見楊么、郭凡在內走出。王信忙打開信囊，眾人各取器械。王信拿著鐵棍，

趕上遞與楊么道：「眾弟兄俱來接應哥哥。」楊么見眾弟兄俱在面前，忙大叫道：「眾兄弟不可動手傷損城內寸草，快同去找尋馬

霳！」遂問了路徑，低頭前走。眾弟兄一齊跟去。

　　原來這馬霳遠遠尾著楊么、郭凡，看他二人走入城內，緊緊趕入。二人只在前走，不期城內人多路雜，三四個彎曲，一時不見

了二人，他便橫衝直撞起來。霎時衝跳了幾條街巷，只尋趕不著，便焦躁起來。摸出板刀趕跳上去，捉倒一個人，拖翻在地，一腳

踹著，搖著板刀，喝問道：「灑家問路。兀曾見兩個鳥師父恁路跳去？」那人已嚇得半死在地，只雙手亂搖：「莫殺！」聽見問其

師父，忙指說道：「才有幾個走入前面門樓內。爺爺饒放我去！」馬霳笑了一笑，便趕到相近，立著道：「怪模怪樣，撞入恁地大

屋。只覷呆鳥兀誰先出？」便立了半晌。不見出來，便焦躁道：「恁賊醫，乾這樁買賣。怪鳥眼會覷婆娘，只勾來躲入，恁地不

出！」便吼一聲，撞入門樓內，早嚇得一眾管門員役，往內逃奔。他便趕入閃立。只見滿堂上擺得花花綠綠，許多穿紅執笏的在

內。他便又吼一聲，躥跳入去。嚇得這些穿紅執笏齊伏在地，口內不知嘈些什麼。不期內中有個穿紅大膽的，急忙右手執劍，左手

托碗，向他大喝道：「我乃九天門下真君弟子外道法師，在此立壇上表，法遣上天下地神將魔君、九州十島仙眾道家。你是何山黑

怪，那洞妖邪？不遵法令，擅入神壇，顯形恐嚇眷屬！速退速退，打入陰山黑背。吾奉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敕。」念完，便一口

法水噴來，將劍揮砍。馬霳大怒，只一板刀砍去，早已做了兩截。便大笑道：「瞎鳥眼賊道，認灑家是鬼，可不晦氣！」又要來砍

殺眾人。眾人見他說出話來，方知是人，忙一齊磕頭，哀求莫殺。馬霳一時手軟，笑喝道：「兀多賊道伙，白日做恁鳥亂！」眾人

道：「只因官家患病，秦太師請眾做四十九日醮壇，祈禳保佑。」馬霳又笑喝道：「恁個秦太師，敢便是砍倒地瞎呆鳥！」眾俱不

敢做聲。馬霳便將板刀搖晃道：「兀地沒嘈！」眾人害怕，只得說道：「砍倒的是我們師父。做醮事的，便是當朝秦僕射相公。」

馬霳瞪了一眼，喝問道：「兀的敢是壞宋家、弄奸害好、賊撮鳥秦檜？兀的可是鳥屋？」眾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說未完，趕入

百餘名家將，殺入堂中。

　　原來這秦檜喚二十四名道士在家祈保，聞得高宗病體漸愈，不勝居功。這日忽聽見報入，說法師遣了天神天將臨壇，不勝驚

喜，忙來伏在屏後竊看。忽見砍殺喝問，方知是強人。急忙轉身，傳令眾家將擒拿。眾家將便從外殺入。馬霳見有人殺來，大叫一

聲：「洞庭湖全夥好漢入城！」便就地砍殺。眾家將抵敵不住，一齊退出門外，攔住出路，一面報知秦檜。秦檜著人飛報入朝。這

馬霳見人退出，道：「呆鳥跳躲攔路，灑家只砍殺入內，不留秦檜一窩老小。可不替哥哥殺這奸佞，老馬第一功！」便一路砍殺入

內，只殺得靜悄，便從後面放起火來，只叫快活，又來前面放火。不期楊么帶領眾兄弟，在門前殺開家將，拖出馬霳，一齊出城。

眾家將連忙追趕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　　眾天罡齊會面，兩弟兄大驚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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